
《華盛頓郵報》總編：中國發展決定地球未來 
 

《華盛頓郵報》是美國最富有影響力的主流報紙之一，對美國乃至整個世界輿

論具有重大影響力。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華盛頓郵報》

如何看待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國國際形象的變化？9-11 恐怖襲擊事件之

後，美國政府對媒體百般打壓。在水門事件中名聲大噪的《華盛頓郵報》如何應

對來自政府的重重壓力？隨著《紐約時報》、《今日美國》報先後驚曝造假醜聞以

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節目主持人丹．拉瑟因報導布希兵役記錄失誤而黯然辭

職，有人預言長期佔據壟斷地位的美國自由派主流媒體開始走向衰敗。《華盛頓

郵報》如何看待這一預言以及它自己在美國主流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長期以

來，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美國各大主流媒體極盡妖魔化中國之能事。如今，

《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報導是否還戴著有色眼鏡？ 

帶著這些問題，人民網駐美國記者唐勇日前對《華盛頓郵報》總編輯菲力浦．

貝內特進行了獨家採訪。 

民主可以有很多種定義 

記者：根據多項民意調查，伊拉克戰爭後，世界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國在內）

對美國現在的外交做法都感到不滿，美國的國際形象可以說一落千丈。作為美國

一家權威主流媒體的總編輯，您如何看待目前在世界上蓬勃興起的反美浪潮？ 

貝內特：美國的國際形象跟它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國政府對伊拉克和中東的政

策直接相關。9-11 事件過後，布希政府在外交上改變了與同盟國協商的傳統，搞

起了單邊主義。在很多重大外交問題上，布希政府都不再跟盟國商量，也不願意

在外交上與別國達成妥協，而是只考慮美國自己的利益。布希的做法甚至在美國

與盟國的關係中也製造了深深的裂痕。因此很自然，美國的形象在海外特別是在

美國的盟國會跌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中國讀者必須看到，美國的形象不是單一的，美國政府的形象只是其中的一

個部分。儘管全世界許多人都對布希政府不滿，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們對美國文

化的熱情。包括電影、音樂等在內，美國文化今天在全世界依然大行其道。美國

電影風靡世界，相信在中國很多城市都看得到。互聯網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以美國

為中心的。借助互聯網，美國英語在全世界達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所以，美

國的國際形象實在是一個很複雜的話題，其中包含了許多極其複雜的力量。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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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來看待美國的國際形象，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記者：布希政府把民主和自由的旗幟舉得很高。但全世界許多人都對美國推行民

主背後的動機表示懷疑，認為美國很虛偽，表面上打著民主的旗號，實際上是在

謀求自己的利益。您認為呢？ 

貝內特：布希政府相信，在促進自由民主與實現美國自身利益之間並沒有不可克

服的矛盾。他們堅信，在世界上促進民主，會使得其他國家對美國更加友好，從

而更加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 

但環顧世界，你會發現，布希政府並未在全世界不同地區推行相同的民主標

準。美國是巴基斯坦和沙特的盟國，但這兩個國家顯然都不是民主國家。美國與

中國保持了一種複雜的關係，但中國也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

講，你可以把美國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稱為虛偽，或者冠以任何你認為合適的標籤。 

美國政府在口頭上宣稱要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但在實際行動上做的又是另外一

套。布希總統在就職典禮中曾經大張旗鼓地宣稱要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和自由，並

把它作為第二任期的第一要務。但就職典禮剛過了一天，布希的立場就出現了倒

退。他在另外一個場合解釋說，傳播自由和民主只是美國政府的長遠目標，而不

是目前即將實行的政策。在處理外交問題時，理想主義雖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

我認為，迄今為止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仍然在布希政府的外交決策中佔據主要地

位。 

記者：美國政府一直認為，美國的民主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一種普世的

價值觀。您認為呢？ 

貝內特：民主可以有很多種定義。作為一名中國記者，我想你一定有你本人對民

主的定義，而這個定義是跟中國的歷史和你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相符合的。我也

有我自己對民主的定義。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有它們自己關於民主的定義。 

讓我舉個例子。在某種意義上講，民主就是讓大多數人當家作主，但民主同時

也意味著少數人的權利得到保護。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民主

是我們能夠想得到的所有制度中相對說來最不糟糕的一個。」言下之意，民主從

來就不是完美的，民主制度本身也有很多必須面對的問題和挑戰。比如美國的民

主制度就面臨很多內在的矛盾、挑戰和衝突。所以，民主從來就不是拯救國家的

靈丹妙藥，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將壞事都變成好事。民主有它本身固有的利弊優劣。 

記者：那麼您認為美國應該領導這個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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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內特：不，我不認為美國或者任何其他國家應當領導這個世界。很難想像，在

這個世界上，一個國家或者一群人能夠領導其他國家。讓某一個國家來領導世界

是非常不健康的。其他國家的人民或許想與某個大國建立良好關係，或者向它學

習有益的經驗，但他們都不希望被一個外國領導。 

當今世界是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走過來的。對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危害

和缺陷，全世界都已經看得很清楚。有人說當今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帝國主義

階段，在這個階段美國要領導世界，並把美國自己的利益置於其他國家的利益之

上。假如這一判斷屬實，那麼這個世界肯定將迎來一個痛苦不堪的未來。 

我們未能對政府的說法保持足夠的懷疑 

記者：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美國人自己用選票選擇的。而媒體號稱是美國第四

權力和無冕之王，對美國民眾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您認為，在美國外交政策出

臺過程中，美國主流媒體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貝內特：我認為《華盛頓郵報》的作用就是監督政府，使其對自己做出的所有決

策負責。表現在國際新聞的報導上也是如此。《華盛頓郵報》在伊拉克首都巴格

達設立了一個記者站。我們駐巴格達記者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通過從前線發回

的報導告訴讀者布希政府想極力隱瞞的東西。比如布希政府老說民主在伊拉克取

得進展，但我們的記者通過獨立的調查報導告訴讀者，事情的真相遠比布希政府

所說的要複雜。 

通常，這樣的報導會跟政府發生衝突。我們經常面臨來自政府的巨大壓力。布

希政府老是批評我們，說我們的報導跟他們說的不符。我們並沒有屈服於政府的

壓力。我們所做的這一切正是為了履行美國媒體的基本功能。 

當然，我們也並非無所不能。在對政府進行輿論監督的問題上，《華盛頓郵報》

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現在的美國政府在資訊公開方面正全面倒退，很多事情都

變得越來越偷偷摸摸，對新聞界也越來越不友好，記者在獲取有關政府的內幕新

聞方面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目前我們所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跟政府做鬥

爭，力爭獲得對許多重要資訊的知情權。我們認為這些資訊應該是美國公眾瞭解

的。這些工作花去了我們大量的精力和資源。 

記者：這一切都是因為 9-11 事件造成的？ 

貝內特：的確，9-11 事件之後，涉及到美國國家安全的許多政府資訊現在都成了

國家機密。在全美所有主流大報中，《華盛頓郵報》去年第一個在顯著位置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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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軍在伊拉克虐待俘虜的照片，揭露了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醜聞。搞到這些照

片非常困難，我們費了很大的力氣。所以這對《華盛頓郵報》來說是一件了不起

的大事。美國政府當然非常不滿，認為我們小題大做。我們總是熱情鼓勵和大力

支持記者多做一些這樣的報導。 

記者：但我的感覺依然是：《華盛頓郵報》似乎不如過去那樣敢作敢為了。《華盛

頓郵報》去年 8 月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自曝家醜的文章，對該報在有關伊

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上的報導進行了沉痛的反思。執行總編輯萊昂納德．

唐尼（注：在《華盛頓郵報》，執行總編輯高於總編輯）親自對讀者道歉，認為

《華盛頓郵報》的新聞報導有些失衡，對反戰的少數派關注得遠遠不夠。《華盛

頓郵報》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 

貝內特：我認為有必要先向中國讀者解釋一下《華盛頓郵報》的編輯部運作體制。

在《華盛頓郵報》，編輯部分為社論評論部和新聞製作部，這兩個部門相互獨立。

作為總編輯，我只能管新聞製作部，管不了社論評論部。的確，在伊拉克戰爭打

響前，《華盛頓郵報》的大多數社論和評論都支持攻打伊拉克，但這對該報的新

聞製作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當然，在伊拉克的報導上，我們新聞製作部門也有值得檢討的地方。布希政府

一直宣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我們未能對政府的說法保持足夠的懷

疑，而是一再重複報導美國政府的聲音。我們的記者未能在這個問題上深挖下

去，以便找到證據來挑戰政府的觀點。這一點就是唐尼向讀者道歉的地方。 

正如你所說，我們不夠敢作敢為，以致未能大膽挑戰政府的說法。當然，《華

盛頓郵報》派駐伊拉克的記者也不可能通過獨立的新聞調查來驗證伊拉克到底有

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能夠做到的，只有緊密跟蹤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的

行蹤，他們不失為驗證美國政府的說法是否成立的一個有效途徑。但遺憾的是，

在伊拉克戰爭打響前，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的觀點跟布希政府已經相當接近，即

認為伊拉克很有可能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當然也只好報導聯合國的觀

點。 

由此可以充分說明，要在類似有關國家安全的報導中搞到事情的真相，簡直比

登天還難。不過通過伊拉克戰爭前後的報導，我們得到了一些經驗教訓。我們知

道，我們的膽子的確應該更大一些。 

記者：有了在伊拉克報導上的經驗教訓，《華盛頓郵報》的這種失誤不會在有關

伊朗問題的報導上重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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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內特：我們每天都要刊發很多新聞，所以出現錯誤在所難免。如果布希總統明

天發表講話說，伊朗擁有原子彈，我們也只能報導他的講話。畢竟總統的一舉一

動都是新聞。我們沒有獨立的途徑來立即驗證布希是否在說真話。隨著時間的流

逝，我們可以做一些獨立的調查，來驗證布希的說法，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涉

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媒體很難在國外進行獨立的調查，所以很難對某些問題

做出十分公正準確的報導。 

不過由於有了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我們現在已經更加小心謹慎，知道

哪些地方我們沒有盡力做好。新聞記者可能犯的最大錯誤，就是自認為自己知道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畢竟伊朗並非伊拉克。 

記者: 我想對水門事件醜聞的報導應該是《華盛頓郵報》最光輝的一頁了。您認

為《華盛頓郵報》何時才能再現那樣的輝煌？ 

貝內特：水門事件對《華盛頓郵報》來說極其重要，它是歷史賞賜給我們的一件

珍貴禮物。在整個水門事件期間，《華盛頓郵報》也面臨著來自政府的巨大壓力，

要求我們配合政府放棄調查。但《華盛頓郵報》最終用行動表明，勇敢的老闆、

勇敢的編輯和勇敢的記者一定會取得勝利。這體現了《華盛頓郵報》的價值觀。

值得欣慰的是，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沒有失去這些寶貴的價值觀。現在，揭露性

的調查性報導仍然是《華盛頓郵報》的重要任務之一。水門事件中的調查記者鮑

伯·伍德沃德今天依然在《華盛頓郵報》從事調查性報導工作。 

我們珍惜《華盛頓郵報》在報導水門事件上享有的榮耀。記者就是應該去尋找

那些能夠影響大多數人的重大題材。改變歷史的機遇將成為沉重不堪的負擔，如

果你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抓住這個機遇。幸運的是《華盛頓郵報》抓住了這次機遇。 

當然，獲得榮耀並不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主要目的。我們認為，《華盛頓郵報》

每天通過新聞報導，向我們的讀者提供有關他們所在社區、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

新聞也很重要。我們盡力把這份工作幹好。我們感到，這份事業跟水門事件報導

一樣光榮偉大，也是在為民主的發展和國家的興旺做貢獻。 

美國主流媒體有越來越走向邊緣化的危險 

記者：最近幾年來，美國主流媒體老是出事。《紐約時報》和《今日美國》報先

後驚曝新聞造假醜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節目主持人丹．拉瑟去年年底也因

報導布希兵役記錄出現重大失誤而黯然辭職。這一系列醜聞嚴重損害了美國主流

媒體的公信力。有評論家認為，美國主流媒體的壟斷地位正在終結，主流媒體對

社會的影響力急劇下降。比如加州州長的改選，雖然《洛杉磯時報》在投票前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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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選民不要投共和黨候選人施瓦辛格的票，但最終施瓦辛格還是獲勝了。去年美

國總統大選，雖然幾乎所有美國主流媒體都反對布希連任，結果布希照樣連任。

這些到底說明什麼？ 

貝內特：的確，美國主流媒體有越來越走向邊緣化的危險。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

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國的主流媒體長期被自由派控制。這是因為大多數美國大報都在大城

市創辦，而大城市正是自由派和民主黨勢力最為強大的地方。跟一貫信奉自由主

義的主流媒體相比，今天的美國社會卻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富有民族主義激情，

越來越信奉宗教，對美國以外的外部世界越來越閉目塞聽。從某種意義上講，對

這種社會思潮的巨大變動，美國主流媒體反應比較遲緩，在某些領域存在跟主流

社會脫節的現象。比如對宗教的作用就重視不夠。《華盛頓郵報》對宗教的報導

就比較膚淺，報導視野也不夠開闊。 

其次，社會上普遍存在對主流媒體的不信任情緒。每當《華盛頓郵報》發表一

篇文章，指責美軍在伊拉克進展不順的時候，我就會收到大量讀者的來信和電

話，指責《華盛頓郵報》不夠愛國，認為《華盛頓郵報》之所以老是從負面的角

度來報導伊拉克戰爭，只是因為該報對布希政府充滿政治偏見等等。很多讀者都

認為，我們對布希政府充滿敵意，在新聞報導中有意無意地在傳達報紙自己的政

治觀點。 

第三，今天美國受眾的資訊來源已經變得非常多元化了。除了報紙和電視等傳

統媒體以外，越來越多的公眾依靠網路獲取資訊。像《華盛頓郵報》這樣的精英

報紙過去對新聞和資訊擁有某種程度的壟斷，今天這種壟斷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被

消解了。 

第四，美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動也對美國主流媒體構成很大的挑戰。今天，美

國人花在讀報上的時間已經大大減少，而花在汽車上的時間則大大增加。所以美

國主流報紙的發行量都在下降。《華盛頓郵報》 的發行量雖然下降數量不大，每

年減少上千名讀者，但這也是一個令人擔憂的信號。我們目前正在想辦法扭轉這

一頹勢。 

甚至在讀者成為我們的上帝以前，公信力已經成了我們的上帝 

記者：美國傳媒史上曾有一個時期，各報爭著登那些涉及暴力、性、犯罪、流言

蜚語、獵奇等黃色新聞，以迎合一些讀者的低級趣味。近來，中國一些媒體也開

始大炒特炒低俗新聞，形成一種風潮，對此，一些主流媒體如《人民日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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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進行了狠批。在這種世界性的小報化風潮中，《華盛頓郵報》是如何保持自

己的高品味和高格調的？ 

貝內特：你說的在美國的電視新聞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今天美國的電視銀屏上充

斥著犯罪和煽情的新聞。我經常在電視節目中聽到一些不堪入耳的話語，由於這

些詞語太低俗，《華盛頓郵報》永遠也不會在報紙上使用這些詞語。 

的確，煽情的小報在美國的許多城市依然還有市場。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

的美國主流媒體竭力想遠離小報式的新聞風格，但坦率地講，小報的新聞價值觀

對我們這樣的主流大報仍然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比如《華盛頓郵報》今天刊登的

有關名人的新聞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這些名人包括邁克爾．傑克遜等在內

的影視明星等。邁克爾．傑克遜的案子目前鬧得沸沸揚揚，有關他的新聞經常出

現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其實這個案子跟整個國家並沒有太大的相關。為什

麼我們如此重視他？就因為邁克爾．傑克遜是一個身陷性醜聞的社會名流。 

記者：那麼，今天美國的小報新聞與 19 世紀末期的黃色新聞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貝內特：黃色新聞的基本特點就是編造新聞，以刺激讀者的想像。今天即使小報

所報導的新聞，其準確度和真實度都遠遠超過當時的黃色新聞。《華盛頓郵報》

過去一直非常嚴肅。今天，總的說來我們的報紙還是很嚴肅，但相對來說已經不

像過去那麼嚴肅了。我想這可能就是小報新聞對主流新聞的影響所致吧。 

當然，這也同時反應了美國文化正在改變。正如你剛才所說，美國報紙都是商

品，如果沒有讀者來購買它，它就會破產，所以媒體必須跟主流文化呼吸相通。

但不幸的是，今天的美國文化正在變得越來越低俗和廉價。 

《華盛頓郵報》不搞黃色新聞，也不迎合讀者的低級趣味。我們盡力做的是盡

可能滿足讀者多方面的正當興趣。我們已經認識到，除了新聞以外，我們的讀者

對很多東西都感興趣，比如名人、時尚、家居裝飾、健康等，這些都是美國大報

過去很少關注的領域。 

記者：《華盛頓郵報》是否建立了某種機制，以確保像《紐約時報》和《今日美

國》報那樣的醜聞不在該報發生？在防止虛假新聞方面，你們吸取了什麼樣的經

驗教訓？ 

貝內特：我們有很多經驗豐富的編輯負責對記者的稿件進行審核。如果一旦發現

問題，或者某些稿件有虛假的嫌疑，編輯就會提出問題，我們就會展開調查。我

們也雇傭非常有經驗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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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坦率地講，要百分之百地防止虛假新聞出現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每天要刊

發很多稿件，我們的編輯記者加起來一共有 850 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幾乎不

可能百分之百地提前發現所有想要作弊的人。幸運的是，《華盛頓郵報》已經有

很多年沒有出現那樣的醜聞了（注：上個世紀 80 年代，《華盛頓郵報》女記者

珍尼特．庫克以杜撰的八歲吸毒小女孩吉米的故事騙得普利策獎）。所以我認為

我們的這套制度還是有效的。當然，今天我們依然隨時保持高度警惕。要知道，

報紙的公信力就是一切。可以說，甚至在讀者成為我們的上帝以前，公信力已經

成了我們的上帝。如果我們失去了公信力，我們就會失去所有的讀者。 

記者：您們是如何強化編輯記者的這種公信力意識的？ 

貝內特：《紐約時報》醜聞發生以後，我們在編輯部內建立了許多新的制度。我

們在編輯部內確保盡可能高的透明度和溝通性。所以我們的新聞編輯室才會有這

麼大，大家在一起辦公。所以我的辦公室總是對所有編輯記者敞開。如果一旦發

現問題，我們可以馬上進行處理。在編輯部內部保持自由的討論，也是確保報紙

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正在變得日益成熟 

記者：我的印象是，《華盛頓郵報》經常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共產主義的專制國家，

那裡的人民沒有民主，沒有自由。為什麼《華盛頓郵報》對這些負面的字眼如此

感興趣呢？ 

貝內特：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包括《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在內，幾乎所

有美國大報今天都不再將中國稱為專制國家。《華盛頓郵報》已經有很長時間不

再使用類似這樣的字眼了。今天，我們依然稱中國為共產黨國家，那是因為這是

一個事實，中國的確是為共產黨所統治的。 

今天，《華盛頓郵報》正在努力嘗試去理解和反映中國的複雜性。去年該報就

發表了好些篇有關中國市民社會的長篇報導。這些報導的主題多種多樣，涉及到

網路、工人、民工、政府與市民的衝突等等。這些報導全面反映了中國的複雜性。 

中國是一個大國，每天都在發生很多不同的事情，這些事情很多是自相矛盾

的。比如中國取得了輝煌的經濟成就，在短時間內讓成千上萬的老百姓脫貧，但

同時中國也面臨很多挑戰，比如貧富分化加劇等。經濟領域進展很大，但政治改

革卻進展很慢等。中國領導人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記者：您有什麼好的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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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內特：我們都應該拜中國為師。中國對美國人生活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在過

去 50 年中，在美國發生的一切影響到了全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今天，中國的

作用跟美國有異曲同工之妙。作為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中國將對世界發揮越來

越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經濟領域。這一點對美國來說也不例外。 

記者：正因為如此，《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報導才應該更加負責任。不是嗎？ 

貝內特：我們將盡其所能。以歷史的眼光來看，《華盛頓郵報》在內的美國主流

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正在變得越來越成熟。過去，《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報導內

容比較單一，基本上都集中在報導政府新聞。今天，從某種意義上講，政府新聞

已經成了最受《華盛頓郵報》駐華記者冷落的一個角落。中國的社區、鄉村、商

業、經濟、文化和科技創新等領域正吸引著我們越來越多的目光。這些領域的新

聞比政府新聞有意思得多。 

記者：但我的感覺依然是，貴報對中國的報導仍然主要集中在一些狹隘的政治話

題上？ 

貝內特：不，這是不對的。如果你調查一下 2004 年所有美國大報的對華報導，

你就會發現，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導題材和範圍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拓。

可以說，2004 年是美國媒體在中國派駐常駐記者以來對華報導最豐富多彩的一

年。在過去，我們派駐中國的記者中文都不太靈光，今天所有駐華記者都能講流

利的中文。在過去，我們的駐華記者基本上不怎麼出差，老是呆在北京。今天他

們已經全國各地到處跑了。在過去，中國共產黨的黨代會和人大政協的兩會往往

是駐華記者報導的重中之重。今天黨代會和兩會不再是我們的駐華記者關注的焦

點。他們對中國的環境問題、學生教育問題、商業問題、官員腐敗問題以及一些

文化問題更感興趣。一句話，我們對中國的報導越來越豐富了。 

在我被提拔為總編輯之前，我是《華盛頓郵報》主管國際新聞報導的副總編。

當時《華盛頓郵報》在中國只有 1 個記者，而在俄羅斯有 3 個記者。今天我們在

俄羅斯只有 1 個記者，在中國的記者數量卻增加到了 3 名。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

我們對報導中國的重視。我個人甚至認為，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重視程度超過

了成天忙於伊拉克問題和反恐的美國政府。 

當然，總的說來《華盛頓郵報》在中國的報導力量還是相對較小。在一個 13

億人口的大國僅僅派駐 3 名記者，其實還是很不夠的。但是我們已經在努力，爭

取做得最好。 

記者：所以您認為貴報對中國的報導是公正、客觀和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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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內特：總的說來，《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報導是客觀公正和平衡的。布希政

府裡的一些政客經常會說出一些羞辱中國的言辭，以及一些對中國非常負面的評

價。相比之下，美國媒體要平衡得多。我認為像《華盛頓郵報》這樣的主流大報

並未跟在這些極端反華的政客身後跑。我們所做的是儘量報導中國的全貌，而不

是糾纏於一些引起爭議的細枝末節。 

如果我是年輕記者，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中國 

記者：貴報駐中國的記者會遇到採訪方面的困難嗎？ 

貝內特：會的。但我們的記者在華盛頓也同樣會遇到這個問題。所以我並不期望

中國政府對外國媒體徹底開放，僅僅因為美國記者希望他們這麼做。在過去，我

們很難拿到中國的簽證，也很難在中國旅行。現在情況已經好多了。我猜想情況

大大好轉的原因是，中國政府認識到，讓外國記者進入中國，給他們提供法律許

可範圍內盡可能好的報導自由和條件，讓外國記者報導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不用

擔心受到報復，具有重大的意義。如果我今天還是一個年輕的記者，正在考慮到

哪里去從事我的新聞事業，我會好不猶豫地選擇中國。 

記者：是嗎？ 

貝內特：當然！我認為中國目前是一個美國記者從事新聞工作的最好舞臺。 

記者：那您去過中國幾次呢？ 

貝內特：三次。第一次是在 1999 年年底和 2000 年年初。第二次是 2001 年 3

月，期間我有幸採訪了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第三次是 2003 年 11 月，期間我

又採訪了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員。感謝《人民日報》領導的

熱情邀請使我的訪華行程能夠成功。在北京期間，我曾經專門參觀了《人民日報》

在北京的總部。 

記者：請問您本人對中國和中國普通老百姓有何印象和感受？ 

貝內特：中國真的讓人感到有難以置信的活力，發展潛力巨大，景色無與倫比，

中國文化也是如此豐富多彩。每次到中國，我都看到和學到了一些新東西。每次

到中國，我都感覺自己看到了世界的未來。真的，中國今後如何發展將決定這個

星球的未來。 

記者：您對中國領導人的印象如何呢？ 

貝內特：我認為自己沒有資格來評價中國的領導人。每次當我採訪中國領導人的

時候，我都感到他們準備充分、應答自如，知識淵博，富有遠見，對中國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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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上扮演的角色充滿了自信。我認為，中國領導人真的很辛苦。他們要管理的

這個國家如此龐大，又有這麼多的問題需要對付。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更

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了。 

出自人民網 2005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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